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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原子弹，日本“玩暧昧”的代价

下周8月6日是广岛原子弹爆
炸纪念日。巧合的是，7月28日，美
军当年执行任务的最后一名机组
成员西奥多·范柯克去世了。随着
这位广岛原子弹爆炸最后见证人
的去世，一个争论许久的话题也
在离我们远去：美国当年在日本
投原子弹有必要吗？

反对美国投原子弹的人说：
当时美军赢得太平洋战争胜利已
成定局，“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
伤”？造成20余万无辜百姓死亡的

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其实是一
场不必要的灾难。

但如果从“日本人挨原子弹
不冤枉”这个论点出发，论据似
乎同样充分：虽然当时盟军赢
得胜利已是举世皆知的事，但
似乎还有一小撮人没搞清楚形
势，那就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其
实投放原子弹前，美中英三国
不是没给日本留最后的机会。
1 9 4 5年7月2 6日，三国已经发表
了 敦 促 其 投 降 的《 波 茨 坦 公
告》，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竟然
于28日拒绝了该公告，这才让日
本百姓品尝了美国人第三次科技
革命的最新成果。如此说来，广岛
原子弹爆炸要怪只能怪当时的日
本政府不见棺材不落泪。

有趣的是，关于铃木贯太郎
到底是不是“死到临头还嘴硬”的

问题，在战后却成了一笔扯不清
的糊涂账。根据日方事后披露的
材料，铃木拟定好的声明本来是
这样的：“内阁准备接受波茨坦公
告，但不打算立即宣布，理由有
二：等待苏联是否接受日本提
出的调停要求；等待盟国的最
后 通 牒 经 过 正 式 外 交 途 径 到
达。”然而，等到了声明正式发
布时，这么一大段解释却被精
简得及其含糊：“日本对波茨坦
公告采取‘默杀’的态度。”“默
杀”这个词，别说在英文中没有
恰当的翻译，即使在日语中其
意义也很含糊，表面上表示“无
视、不予理睬”，但也暗含“暂不置
评”的引申含义，但具体啥意思，
要结合上下文推测。

也许有人要问，投降声明又
不是谈恋爱，这么关键的时刻铃

木玩这种暧昧干啥？原来，在正式
接到盟军的《波茨坦公告》后，日
本内阁27日进行了通宵的讨论。
最终，包括首相和外相在内的大
部分阁员都认识到：再这么折腾
下去没有任何价值，摆在日本面
前的只有投降一条路。孰料此
时，陆相（陆军大臣）阿南惟几
二杆子劲头爆发，大谈“唯有本
土决战”“一亿玉碎”之类的昏
话。这么一闹把在场的人都吓
住了，要知道军队在当时的日
本那是说不得、碰不得的主儿。
铃 木 贯 太 郎 本 人 就 是 军 人 出
身，他太了解日本战前那些首
相是怎么因为悖了军方意思而
被干掉的了。最终，原本意义明
确的声明被修改成了那样一种
不伦不类的表态。铃木的本意，
估计是指望阿南惟几之流智商

低，只听出“无视”那层意思，同时
又指望美国人心眼细，领悟到“再
宽限几天”的引申含义。但到了这
种时候，山姆大叔哪还有心情陪
你做阅读理解题？一听说日本要

“无视”它，直接两颗原子弹就扔
过去了。

其实，即便美国人有那份闲
心，也根本没有机会理解铃木的
苦衷。因为这份回复，是由日本自
己的新闻媒体同盟社翻译成英文
的，而同盟社将“默杀”直接翻译
成了“ignore”（无视）。

投下原子弹的路就这样铺成
了。翻译仅是个小插曲，一手制造这
场灾难的真正元凶，恰恰是那些日
本军人，当他们大谈“一亿玉碎”时，
致函忘记了自己根本无权干预外
交，更忘记了自己本应是保卫百姓
的，而没有让百姓赴死的权力。

撰稿 本报记者 王昱

黑死病

——— 蒙古大汗的“赠礼”

黑死病一度堪称历史上最
为神秘的疾病。这种与今天的鼠
疫相似的疾病，最早在欧洲现身
是在1348年的佛罗伦萨，被感染
者最初症状是腹股沟或腋下长
出淋巴肿块，然后，他们的胳膊
和大腿上以及身体其他部分会
出现青黑色的疱疹，这也是黑死
病得名的缘由。几乎所有的患者
都会在3天内死去。在接下来一
个世纪里，这种疾病以跳蚤和老
鼠为媒介蔓延整个欧洲。它的突
然造访将所过之处变成了地狱，
欧洲有1/3的人口死于其手。而
在全世界，这场瘟疫造成了大约
7500万人死亡。

这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的疾病到底来自何方呢？在浩劫
过去很长时间后，从恐慌中冷静
下来的欧洲人搞清了它的来源。
黑死病最初是1338年在中亚的
一个小城中出现的，1340年左右
向南传到印度，随后向西沿古代
商道传到俄罗斯东部。1345年
冬，统治当地的蒙古人进攻黑海
沿岸的热那亚殖民地法卡，攻城
不下之际，恼羞成怒的蒙古人将
黑死病患者的尸体抛入城中，结
果造成城中瘟疫流行，大多数法
卡居民死亡了，但极少数逃到了
地中海地区，并将这种致命的病
菌传到了欧洲。

黑死病的传播表面上看似
乎是偶然，但正如后来对其进行
研究的欧洲学者所总结的：其传
播之所以成为可能有一个重要
背景，这就是蒙古人对几乎整个
亚洲的统一。在14世纪，随着蒙
古帝国统一亚洲，东西方交流与
贸易前所未有的畅通和繁荣。如
果没有丝绸之路上繁忙的商队，
黑死病可能仅仅是一场在人烟
稀少的中亚某地爆发的小型瘟
疫。而这个魔鬼从出现到叩开遥
远的欧洲大门仅用了8年时间，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类交流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梅毒与天花

——— 新旧大陆的“互黑”

与黑死病条理明晰的传播
路线相比，一百多年后出现在人
类面前的另一场瘟疫显得更加
诡异。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亚欧
大陆的广大民众都在互相“检
举揭发”，认为这种可怕的病毒
是他们邻居传来的，这就是梅
毒。

1495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
带兵攻打那不勒斯，攻占该城
后，法国士兵患上了一种奇怪的
疾病，最终迫使法国撤军。于是
这个病就被带回了法国，所以法
国人说这个病是“那不勒斯病”。

之后，梅毒很快在欧洲蔓
延，在法国人的模范作用下，全
世界各国人民竞相以与自己接
触最多的（一般也是最讨厌的）

邻居命名该病毒。法国人说是
“那不勒斯病”，或是“西班牙痘”
（那不勒斯时属西班牙），英国人
和德国人说是“法国病”，波兰人
说是“俄罗斯病”，俄罗斯人说是

“波兰病”，土耳其人更猛，干脆
叫它“基督徒病”。这种命名习惯
后来也随病毒本身传到了亚洲，
印度人说是“葡萄牙病”（葡萄牙
最早到达印度），日本人说是“中
国病”，要说还是咱们中国人民
最厚道，感染该病之后没冤枉任
何人，还给它起了个听上去很美
的名字：“杨梅大疮”。

时至今日，有关梅毒真正来
源的假说仍然很多，但最靠谱的
一种是，梅毒其实是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后从印第安人那里带回
来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梅
毒正在美洲大陆广泛流行，只不
过这种病症对印第安人来说不
过是癣疥小疾，甚至他们自己都
没发现，但遭遇体质不同的欧洲
人后，不知发生了什么变化，它
突然变成了久治难愈又能夺人
性命的恶病。这种假说至少解释

了这样一个巧合，那就是梅毒为
何会刚好在哥伦布船队回到欧
洲的当年爆发。

实际上，在地理大发现所带
来的“哥伦布大交换”中，被彼岸
来的瘟疫祸害最惨的不是欧亚
大陆这一方，而是美洲的印第安
人。15世纪末，欧洲人踏上美洲
大陆时，这里居住着至少3000万
原住民，约100年后，原住民人口
剩下不到100万人。然而，这场

“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不
是靠枪炮实现的，而是天花等瘟
疫。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已同旧大
陆的人类隔绝了上万年，对旧大
陆的几乎所有疾病都缺乏免疫机
能，很快就成群成群地倒下。病菌
成为帮助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最
好工具。新旧大陆的这次瘟疫大
交换，真是“彼之小疾，我之绝
症”的最好证明。

西班牙流感

——— 堪比“世界大战”

如果说黑死病与梅毒的流

行都是太过久远的案例，爆发于
20世纪的西班牙流感，则告诉人
们即便有了现代医学，“超级瘟
疫”依然是那样的难于克服。讽
刺的是，相比于前两者，人类对
这场最近的灾难似乎最为摸不
着头脑。

1918年一战的硝烟尚未散
尽，西班牙流感突然在全世界范
围内发生。这种流感并非最早在
西班牙爆发，但由于西班牙是最
严重的灾区，就连国王都染上了
病，于是才得了这个名字（不过，
西班牙人叫它“法国流感”)。短
短的两年间，西班牙流感传遍世
界各地，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
染，由于一战刚刚结束，这场流
感究竟杀死了多少人无法确切
统计，保守估计死者至少有2500
万到4000万人。

然而，这场传染病的来源
至今依然是个谜。近 2 0年来，
借助对西班牙流感基因组的重
构，人们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基因组显示，西班牙流感起源
于一种非人哺乳动物。它最早

在 1 9世纪末就潜入了人类世
界。到了1913年-1915年，这种
原始病毒分化成了两种，其中
一种感染了猪，之后又从猪身
上返回人体当中，成为了恐怖
的西班牙流感。

借助这些信息，有科学家做
出推论，西班牙流感可能起源于
养猪业兴盛的中国，并由一战时
期赴法的十四万华工带到欧洲。
这解释了为何西班牙流感最初
出现于法国。不过，由于没有找
到直接证据，时至今日，这仍不
过是种猜测。

从黑死病、梅毒、天花到西
班牙流感，瘟疫这个死神肆虐
的范围越来越大，然而面孔却
越发模糊。回顾这几场瘟疫，我
们不难发现，人类全球化的脚
步，其实是推动瘟疫愈演愈烈
的原动力之一。人类的互相交
流每前行一步，新的更可怕的
瘟疫就可能会随之出现。人类
与瘟疫的斗争，其实是一场自
身医疗技术与交流能力的“左
右手互搏”。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8月3日—8月9日）

本报记者 王昱

瘟瘟疫疫式式““交交流流””
盘点人类最著名的几次瘟疫大流行

本周，“埃博拉病毒”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这场今年3月起始于几内亚的疫情，至今已造成1200多人感染，600多人死亡。有越
来越多医学专家预言，此次疫情至少将持续至秋天。

回顾人类史，与埃博拉病毒类似的“超级瘟疫”总在给人类造成极大恐慌的同时，保持着高深莫测的神秘感。它们往往往突如
其来地爆发，夺走大批的生命，最终又神秘地消失。不过，盘点人类最著名的几次瘟疫大流行，我们会发现人类历史上上的瘟疫并
不是无源之水，只不过，这个原因恐怕会让我们苦笑不已——— 人类交流的扩大。

7月31日，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一名护士在公共医疗中心的墙上张贴埃博拉疫情和相关信息的宣传单。 新华/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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